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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发现更多

时光的胶囊

古生物学者、科普作家邢立达：

研究古生物就是研究我们今天的世界
□长江日报记者马梦娅

琥珀中的恐龙诞生于白垩纪中期的诺曼森阶段。白垩纪
中期，正是地球历史上地质变化最强烈的时期之一，盘古大陆
进一步分离及破碎化，各地发生了强烈的海底扩张和频繁的火
山活动。接下来物换星移，生物统治权交替、人类诞生、社会形
态无数次分裂重建。

恐龙在这个蔚蓝星球称霸了1.6亿年，地质的一个时间单位
就是百万年，中华文明的历史有五千多年。

地质时间和人类文明的时间大相径庭。以地质阶段时间
来看，恐龙灭绝，可理解为一刹。

就在那一刹，那些分崩离析突然静谧，凝结在一块琥珀之中，
它宛如时间的胶囊，让一切定格。

古生物学者邢立达发现在琥珀中藏着一条毛茸茸的恐龙尾
巴，它调皮地给人类留下一个剪影，传递着来自亿万年前的信息
——你们必须抽丝剥茧，顺着时光的脉络，看见历史本真的模样。

这大概就是研究古生物的魅力所在。瞬间与永恒，漫长与短
暂，居然可以如此和谐地存在。人们不断地探寻，将答案搜集，这
过程越是深入、完整，越是能体悟到生命的伟大与震撼。

马梦娅

【
访
谈
】

中国是名副其实的“恐龙大国”
读+：研究恐龙包括除了恐龙以外的所有

其他古生物，就是在研究我们自己，研究我们今
天所处的世界。您对此如何评价？

邢立达：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古生物学如
今依然受到很大的关注，我认为一方面得益于
持续不断、激动人心的新发现。古生物学涉及
众多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分支学科，不同学科之
间的融合都可能产生新的学科生长点，从而产
生被大家称为“前沿”的科研成果。但对众多化
石宝库的研究显然不是古生物学家的自留地，
还需要更多不同学科学者的加入，才能真正推
动这一学科更大的发展。

另一方面，古生物学家也在借助新的技术
不断拓展学科的交叉，为我们认识地球生命演
化和环境变迁提供新的认识。除此之外，我们
永远不要忘记古生物学在进化生物学研究中
不可替代的作用，对生命进化过程与机制的认
识是帮助我们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
来？我们最终往哪里去？”这些哲学问题的关
键。

它揭示生命奥秘，展现地球历史变迁；它让
我们理解生命的演化历程，让我们明白自身的
位置以及和自然界其他生物的关系；它解开古
老谜团，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生命的本质。

古生物的研究背后承载了几十亿年的历
史。人类好比宇宙创造出的一面小镜子，人类

属于宇宙。

读+：目前，我们中国的恐龙研究进展如
何？

邢立达：事实上，中国是名副其实的“恐龙
大国”。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数千种恐龙中，中
国拥有超过300种，且各大类均有代表。从侏
罗纪早期的“禄丰龙”、侏罗纪中期的“蜀龙”、侏
罗纪晚期的“马门溪龙”，白垩纪早期的“小盗
龙”，直到白垩纪后期的“诸城暴龙”，中国发现
的几个主要恐龙动物群基本勾勒出恐龙演化的
完整过程。

在中国众多恐龙研究中，三项成果具有里
程碑意义。一是20世纪70年代四川自贡大山铺
恐龙化石群的发现和研究，填补了世界侏罗纪
中期恐龙化石匮乏的空白，掀起中国恐龙研究
的新高潮。自贡至今仍被认为是世界上发现侏
罗纪恐龙化石门类最多、保存最好的产地之一。

二是带毛恐龙的发现。20 世纪 90 年代
开始，中国学者在辽西热河发现了带毛的恐
龙——中华龙鸟、尾羽龙、小盗龙、近鸟龙等。
他们为恐龙与鸟的祖裔关系确立提供了实证，
还为鸟类起源、飞行起源、羽毛起源等诸多科学
问题提供海量的化石材料。

三是 2010 年前后，中国的恐龙种类超过
300种，这个数据领先美国，跃居世界首位，当

前中国已成为恐龙化石“宝库”，是恐龙探索领
域当之无愧的“领头羊”。

读+：为什么中国对古生物学研究很重要？
邢立达：古生物学是研究化石材料的学科，

中国通常被称为是“古生物王国”，就是因为我
国幅员辽阔，发现了大量的化石，这些化石支撑
着一代又一代的古生物学家述说演化的故事。
这些故事不少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比如贵州翁
安磷块岩中保存极其精美的胚胎化石，为研究
早期（6亿7千万年前）动物提供了直接化石证
据；寒武纪云南澄江生物群的新发现，给人们呈
现出5亿年前生物多样性的壮丽景观，已报道
的云海口鱼等非常罕见的珍贵化石，使讨论脊
椎动物起源看到了曙光；中国南方距今4亿年
左右的斑鳞鱼，是一类非常奇特的肉鳍鱼类，可
能是最早的硬骨鱼类；中生代的辽西生物群展
示出地质历史中距今1亿多年前的生物繁茂的
壮观图象，其中长羽毛的恐龙化石，是国际学术
界极感兴趣的新发现，使鸟类起源于恐龙的假
说及鸟类飞行起源找到了直接化石证据……

近百年来，中国的地质古生物学研究积累
了大量的资料。中国古生物学家所获得的一系
列惊世的古生物化石标本，它们跨越了近7亿
年的地质历史，许多地质古生物学研究成果已
经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教授、

古生物学者、科普作家邢立达创

建我国第一个恐龙网站，是全球

第一个发现琥珀中有恐龙的人，

获得了中国地质界青年的地质科

技大奖银锤奖，获美国沉积地质

学协会颁发的詹姆斯·李·威尔逊

奖。他在琥珀里找到恐龙尾巴，

发现了第一枚恐龙琥珀、第一枚

古鸟琥珀……

邢立达研究古生物学的同时

也做科普工作，网络上吸引了600

多万粉丝，与他探讨恐龙的秘

密。“让科学流行起来”是邢立达

追求的目标之一。

《读+》记者近日专访邢立达，

他表示，恐龙是研究生命演化最好

的样本。研究生命的演化历程就

是解答生命从哪里来，为什么会

变，要到哪里去。研究古生物也是

在揭示生命奥秘、展现地球历史变

迁，它让我们理解生命的演化历

程，让我们明白自身的位置以及和

自然界其他生物的关系。

他的眼睛就是扫描器
邢立达记得幼时在图书馆，他和父亲共读

的第一本书就是《物种起源》。他从小就喜欢恐
龙，父亲对大自然和动植物有着浓厚的兴趣，这
份兴趣也给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小时候，父
亲带着他在广东潮州的山水之间采集动植物标
本，为了给它们编辑简介和索引，还去图书馆查
文献。来自父亲的影响和熏陶，最终让他选择
成为一名古生物学家。

十多年的野外调研，邢立达自认养成了“在
地上看东西”的好习惯，搜索方面比较敏感，运
气也确实很好。有一年他去江西赣州，在公交
站等车时，一回头，在小土墙上发现了呈放射状
排列的一窝恐龙蛋化石；还有次去肃北野外时
他冲锋衣掉了，回头找衣服的过程中，他发现了
许多牙齿，最后挖掘出五六条小恐龙的化石。

从最初开展恐龙专业性研究的 2007 年至
今，邢立达的课题组写了超过百篇论文，测量了
几十万个数据，都是第一手信息。邢立达希望
得出由恐龙足迹解释的中国恐龙演化版图，这
不仅是足迹与骨骼化石的互为补充，更是和全
球恐龙学家一起勾勒史前时代。他说：“我们已
经通过恐龙骨骼的研究建了一个世界性恐龙动
物群演化的时间线。现在，我们希望通过足迹
填充空白。”

早在1998年，读高中的邢立达就创建了中
国大陆的第一个恐龙网站。从事科研的同时，
邢立达翻译并出版了近百本古生物科普书籍。

邢立达表示，如果没有化石，我们对生物演
化的了解只会是一个大致的轮廓。拥有了化石
这双“眼睛”，可凭借它眺望历史的深处。

在很多个日月里，邢立达都会拿着放大镜，
寻找琥珀里面的内含物。于他而言，琥珀不仅
仅是树脂的化石，它里面更是包裹着史前的生
命，而这些活灵活现的生命，则是古生物学家一
生的追求。他将这些小东西称为“时光的胶
囊”——冻结了时光，把以前上亿年前的古生物
包裹起来，原封不动地送到当今人们面前。

“让科学流行起来”
在微博上，他拥有600多万粉丝，网友把他

称为“嘤嘤怪”。邢立达非常乐于在微博上与人
互动交流，拍摄间隙，经常能看到他拿出手机刷
微博、回私信。特别喜欢“嘤嘤嘤”也是他的标
志，被蝎子蛰了“嘤嘤嘤”，发现新恐龙了“嘤嘤
嘤”……他睿智幽默又懂梗，网络人气很高，“让
科学流行起来”是邢立达追求的目标之一。

从最初的恐龙网站到现在，邢立达深刻地
感受到整个社会对恐龙的态度在变化。这几年
以来，他常收到要求鉴定的私信短信，“这是不
是恐龙足迹”“恐龙化石，求鉴定”。照片中有的
是鸟脚印，有的是像狗猫造型的奇石，而有些真
的是恐龙足迹。“人们越来越关注古生物的研
究，这是好事。”

有一次，邢立达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是贵
州的一个酒业工程师，厂房扩建时发现了恐龙
足迹。对方看到央视报道了邢立达团队在习水
考察恐龙足迹的新闻，希望邢立达来考察鉴定，
让他们能更好地保护化石遗迹。“我非常感动，
各地的有识之士已经逐渐意识到恐龙化石、足
迹化石的重要性。”

在他看来，那些跨越了一亿年才来到我们
面前的珍贵足迹，在现代工业文明的面前显得
如此脆弱，一夕之间，就毁于一旦。

美国著名生物学家杰里·科因曾经这样写
道：“达尔文撰写《物种起源》的时候，胚胎学的
证据被用作最强有力的证据，如果换到今天，他
可能会将这一荣誉交给化石。”生物的演化纷繁
复杂，如同一套神秘的拼图，它印刻着地球生命
的故事。这套地图散落在大自然的任意角落，
像邢立达这样的古生物学家不知疲倦地寻找着
岩石中生命演化的蛛丝马迹，将这些“片段”拼
接，重现数十亿年来地球生物演化的故事。

恐龙是伟大的教育工具
读+：您为什么研究恐龙？研究恐龙的意

义是什么？
邢立达：1993 年，电影《侏罗纪公园》上

映。我高三时，参与了这部电影第三部香港地
区中文版的翻译，电影里面男主角格兰博士的
原型就是我在加拿大读硕士时候的导师。我也
是因为这部电影知道了这位学者并追寻到加拿
大，请他做我的老师。

恐龙学使我们能研究一个长期的、真实的
生态系统。没有人的地球生态系统只能从化石
记录中寻找。

在整个史前时期，恐龙必须面对气候的重
大变化，比如天气的巨大变化、重大地质灾害、
巨大的火山喷发、海平面的上升下降等等，所有
这些变化都记录在化石中。

人是自然演化而来的。我们从非常小的细
胞演化而来，从鱼到人，一步一步。人类最近的
祖先是灵长类——而恐龙是研究整个演化的最
佳媒介。我们要研究、理解人类未来会变成什
么样子，就首先要知道人是怎么来的。恐龙就
是这个大故事里面的关键一环。它是以前陆地
的霸主，我们是现在陆地的霸主。这一代的霸
主总是想要去了解上一代的霸主。

恐龙繁衍了1.6亿年，有成千上万个物种，
还包括有史以来最大的陆生动物。人类对这个
尺度是没有概念的。比如你觉得一分钟好久，
五分钟好久。要知道，恐龙学的尺度是百万年。

因此，恐龙对生物力学、大尺度的演变等等
也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大部分人对长度也是没有概念的。一个人

1.9米，我们觉得他好高，但恐龙身高有45米、
60米，我站起来只到它的脚趾甲上面。

恐龙存在的这1.6亿年是一个闭环，一个完
整的生态系统。我们人类其实不知道生态系统
是什么样的，因为人对生态系统的干涉太多了。

读+：您为什么选择古生物这类的“冷门专
业”？

邢立达：我从小就非常喜欢恐龙，这也为今
后的发展道路奠定了一个基础。高中的时候，
我就已经跟着我国研究恐龙的教授一起去云南
挖恐龙化石了。高中时，我建立了中国首个恐
龙网站。

大学毕业以后，我在《南方月刊》工作了半
年。后来，我前往常州中华恐龙园担任科研负
责人员。接着，我在成都理工读了研究生，之后
在恐龙谷和地质研究所，研究我一直以来都很
喜欢的恐龙。

2010年，我考上了艾伯塔大学的硕士研究
生，学习古生物。读完硕士，我又回到中国地质大
学（北京）读了博士，师从张建平和万晓樵教授。

把一件事从爱好变为专业是非常困难的。
之前你可以是旁观者的心态，会觉得刺激、很好
玩；可一旦自己跳入那个山头，就会发现其中的
艰难。对于科学研究来说，一旦进来就需要面
对相对枯燥的长期研究。

我认为，在选择自己要走的路之前，需要做
好充分的准备，选择之后就尽情释放自己的天
性，并持之以恒，不轻言放弃。

我们研究化石，其实是在和历史对话，我们

需要给现在和未来留住一个尽可能真实的历
史。这也是我选择这个专业一直坚持的东西。

读+：您曾提到，恐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教
育工具。您为什么这样定义它呢？

邢立达：几乎所有小孩都对恐龙感兴趣。
为什么小朋友喜欢恐龙？因为恐龙很神秘，但
又非常形象。

在三四岁的时候，孩子们可能无法理解抽
象的概念，但是恐龙是那样鲜明生动，充满吸引
力。

恐龙是非常具体的，它可以瞬间拉近亲近
感。而且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它很安全，可以
让人自由地放飞想象力。它们够大、够猛，却又
灭绝了，毫无危险，这是优秀的前辈古尔德说
的。

同时，研究它也是一个科学思维的训练过
程。比如说，科学需要证据，霸王龙有13米长，
证据呢？它的化石有13米长就是证据。

研究它还需要有推理的过程。比如说，霸
王龙有毛吗？现在不知道。但是，霸王龙的祖
先有毛，它的后代可能会有，或者是局部会有，
这都是科学的思维。把恐龙用在思维引导方
面，就是所谓的科学精神。

恐龙学科跟其他学科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它不存在恒久不变的道理，它的知识随时都在
更新，变化非常大。

科学就是勇于质疑，除了传递知识，更重要
的在于传递科学内核，打破权威的、辩证的思维
方式。

破译恐龙的DNA能复活它吗？
读+：据了解，您的课题组已收藏了数百件

脊椎动物琥珀标本以及数千件无脊椎动物琥珀
标本，其中最特别的就是全世界第一枚恐龙琥
珀。能分享一下发现它的过程吗？

邢立达：琥珀这一类松脂化石，开启了古生
物研究的新领域。层层包裹的松脂，让亿万年
前的生物遗体得以免于侵蚀。

缅甸琥珀是研究白垩纪脊椎生物群的富
矿，而琥珀在缅甸作为珠宝原材料，被粗放式成
吨开采，再剔除品相不好或杂质太多的珀体，经
过雕琢后拿来售卖。

我发现这枚琥珀化石充满了机缘巧合。很
长一段时间，我游走在琥珀矿区和商贩之间，找
寻一些被认出来的或没被认出来的重要古生物
包裹体。

2016 年，我在缅北进行古生物研究，一个
缅北商贩发来信息，我立马中断手上的事情赴
约。有时候，你必须反应特别快，因为不是你一
个人收到信息。晚一点，一些珍贵的东西就没
了。

我如约在缅甸密支那集市上与那名商贩见
面，他神秘地拿出一块琥珀，对我说发现了“蚂
蚁上树”的寓意。“您看这两只蚂蚁旁边，还有一
棵草，这不就是一幅蚂蚁上树的图吗？”我当时
就眼前一亮——如果只是普通植物标本里出现
两只蚂蚁，这块琥珀倒是没有这么珍贵，但左边
那条长长的，如同海草般的条状物——如果自
己没有看错的话，可能真的是白垩纪非常原始
的古鸟类，更有甚者，有可能是当时普遍存在的
恐龙才有的羽毛！

这个足以撼动整个学术界的发现，令我那
几日的疲惫一扫而光。通过琥珀的地质年龄和
羽毛形态，我推断，这块如非古鸟类，则是恐龙。

担心卖家后悔，我立刻买下它后回到了中
国。

由此，一支古生物学科背景齐全的专业团
队快速搭建，琥珀经 Mirco CT 和同步辐射等
技术处理。历时数月的数据重建后，团队根据
骨骼数据确认，这是一段产自9900万年前的包
含八节尾椎的恐龙尾巴。

人类不是没有发现过恐龙，恐龙化石、恐龙
足迹遍布全球各地。但这一次，恐龙首次以鲜
活的局部形态展现在人类面前。

我给这条尾巴的主人命名为“伊娃”，这块
化石，也是全世界被发现的第一枚恐龙琥珀。

读+：第一枚恐龙琥珀给人类研究古生物
带来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邢立达：恐龙这类灭绝于6600万年前的生
物，人们只在影视作品中见过：外形庞大、巨齿、
外皮如沟壑。而我发现的这段琥珀中的6厘米
的尾椎，被茸茸羽毛包裹着，显得非常可爱，是
一段小小的尾巴。

很多人看到这块化石的图片会惊叹，“恐龙
居然有羽毛啊！”在高透镜下，这块约5厘米大
小的琥珀中，羽毛在树脂里舒展出轻盈的样子，
纤毫分明，每一根上面都衍发出了羽枝。

1995年，古生物界首次发现了里面带毛的
恐龙化石，引起了恐龙与鸟类亲缘关系的大争
论。在我发现的这块琥珀化石中，科学家通过
系列技术处理，发现它的羽毛很独特，羽毛演化
有 5 个阶段，最开始可能像人的头发，一根一
根，后来开始开叉、旋转、不对称、对称等等，有
很多细节——这些发现对研究现代鸟类及羽毛
进化过程有重大意义。

读+：经典科幻电影《侏罗纪公园》设想人
类通过破译恐龙的 DNA 复活了这些史前巨
怪。如今靠我们掌握的一些数据资料，可以让
恐龙复活吗？

邢立达：其实早在2007年，美国古生物学
家玛丽·希格比·施韦泽（Mary Higby Sch-
weitzer）就已经在霸王龙的大腿骨中找到了血
细胞和胶原蛋白。

2020年，中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的科学家在亚冠龙的软骨化石中找到了疑似
DNA的物质。

你提到的假设，也是很多人好奇的问题。
从理论上看，这似乎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技术
上却面临着无法跨越的鸿沟。DNA作为有机
物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分解，即便是在最理
想的条件下，也不过十几万年而已，追溯到更遥
远的中生代，我们可能破译的DNA其实只有碎
片而已。

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获得了具有活性，而
且没有被污染的完整的恐龙DNA，我们还要培
养出健康的受精卵和胚胎，然后在人造的培养
器（恐龙蛋）中进行孵化，而这一切技术能力我
们目前并不具备。

所以，得到恐龙的DNA只是万里长征的第
一步，后面还会遭遇数不清的技术瓶颈和突发
状况，想要复活恐龙从目前看是不可能的。

虽然破译恐龙的DNA无法复活恐龙，但恐
龙的DNA中包含着巨量的信息，通过研究恐龙
的 DNA，我们可以获知它们在演化树中的位
置，还原恐龙演化的历史，甚至可以推测恐龙的
颜色和习性，这是一把通向恐龙时代的万能钥
匙。

《邢立达恐龙手记：足迹篇》
《邢立达恐龙手记：琥珀篇》
《邢立达恐龙手记：特别篇》
邢立达 宋小明（特别篇作者）著
中信出版·鹦鹉螺

刘家峡恐龙博物馆的蜥脚类恐龙。

第一枚恐龙琥珀。

邢立达。


